
南方国际菁英学校教学楼坐落在

花红柳绿的园林里。上午，明亮的教

学楼里三千多名身穿统一校服的学生

在聚精会神地听课。

而在三楼的高三（1）班的教室里，

罗翰则全身心地趴在课桌上编珠链手

环。他准备这节数学课下课后将编好

的手环送给坐在他后三排的任琳琳。

昨天晚自习时，他约任琳琳大课间到

操场聊天，任琳琳没有搭理他。

他在走廊上堵着从洗手间回来教

室的任琳琳，说：“你和我去操场走走，

聊一聊，好吗？”任琳琳说：“不去，和你

没什么好聊的。”

“你看过《柠檬撞奶糖》这本小说

吗？挺好看的，我有这本小说，送给你

看吧。”

“不感兴趣，不看。”任琳琳躲开罗

翰，闪身进了教室。

罗翰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过了许久，

想到要给任琳琳送点有意思的东西。

编好珠链手环后不久，下课的铃

声也响了，数学老师刚离开教室，罗翰

就来到任琳琳的座位前。任琳琳还在

整理数学笔记，罗翰将珠链手环在任

琳琳的眼前晃了晃，说：“你喜欢吗？

送给你。”

任琳琳瞧了一眼，说：“去——去，

不喜欢。”

“给我，我喜欢！”与任琳琳同桌的

李心怡一把将珠链手环抢了过去，并抢

白罗翰：“你这个鬼潮鞋，怎么又给任琳

琳献殷勤了。前几天你还一个劲地给

我送苹果和脐橙呢！怎么啦，不再和我

说你的潮鞋啦？”

罗翰苦笑了一下，说：“李心怡，你

吃了我给你的那么多苹果和脐橙，却

讨厌听我说话，不爱听我说脚上的鞋

子，还给我起了个外号——鬼潮鞋。”

李心怡说：“你那九双潮鞋我都听

你叨咕八遍了！你还要说？我都听得

能把你心爱鞋的品牌、产地、价格复述

出来了！你还要说？真是的，你看你

现在脚上这双花了6200元买的Balen⁃
ciaya：trples都穿了快一周了，还不舍得

换。你放在宿舍床底下花了 14000元
买的Hunmd返校季潮鞋，花7600元买

的Gucci牌鞋子怎么不穿了呢？你那

双花5500元买的Adidosyeezy350V2也
应该轮换着穿一穿呀！你以前不是每

天换一双鞋在我面前说一次吗？怎

么，现在只爱这一双 trples鞋子，它成了

你的专宠啦？”

罗翰朝李心怡憨笑着，开心道：

“心怡，你竟然记住了我说的，关注到

我脚上穿的鞋子。我好开心哦！”

“任琳琳，你看我今天穿的鞋子漂亮

吗？”罗翰把脚伸到任琳琳的脚旁边问。

任琳琳不屑一顾，说了一句：“鞋

子漂亮有什么用！”

“有用。穿着舒服，看着也舒服。”

罗翰解释道。

“你听李心怡赞美过一次你穿的

鞋，竟然在几个月里买了九双鞋子！

怎么样，李心怡和你好上了吗？”任琳

琳讥嘲罗翰。

李心怡急忙插话打断任琳琳：“琳

琳你别瞎说，我从来就没有动过心思和

罗翰好上。这意思我以前也对罗翰说

过呢。”李心怡把头偏向罗翰，目光投向

他，想从罗翰那里得到相应的答案。

罗翰尴尬地嘿嘿笑了两声。他想

起了上周四晚饭后去李心怡宿舍送苹

果时遇到任琳琳的情景——

任琳琳说：“李心怡不在宿舍，去

梁子君那儿玩了。罗翰，你别再傻傻

地给心怡送水果了。她心安理得地吃

着你送的水果，却不在乎你。你把心

思多用在学习上吧。”任琳琳的话语在

罗翰听来透着一股怜悯的温情，让他

心头一热。刹那，罗翰对任琳琳有了

一种异样的感觉。于是从那晚起，罗

翰决意与李心怡拉开接触的距离。

李心怡见罗翰笑了两声不说话，

又赶紧说：“我们之间还是挺友好的，

对吗？”

罗翰点点头。这时上课铃响了，

语文老师进了教室，罗翰快步回到了

座位。

语文老师开始讲辛弃疾的词《菩

萨蛮·送曹君之庄所》，罗翰也开始拿

笔给任琳琳写他想向她说的话。当

语文老师讲到诗词的最后一句“寄书

无雁来”，罗翰想给任琳琳说的话也

写完了。

下了语文课，他把写好的表白函

折叠好郑重地交给了任琳琳。

懵懂的爱 ■■熊瑞和

骄阳似火，宏德服装公司应聘大

楼外，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气息。拐

角处的绿草花坛旁，一位满头霜白的

老人正半趴在地上，枯瘦的双手死死

攥着轮椅扶手，指节泛白，却怎么也

撑不起身体。

“小姑娘，行行好，拉我一把吧？”

老人听见脚步声，缓缓抬头，声音沙

哑而疲惫。

走来的是敖曼，她穿着剪裁合体

的职业套装，长发挽成精致发髻，手

里紧攥着烫金封面的简历，脚步匆

匆。看到老人狼狈的模样，她眉头瞬

间拧成疙瘩，小声嘀咕：“面试要迟到

了，没空管你。”说着便踩着高跟鞋快

步走开。

没过多久，又一个身影匆匆走

来，是背着限量款挎包的青佻，她边

走边对着小镜子补口红。

“小姑娘，麻烦搭把手行吗？”老

人再次恳求。

青佻停下脚步，上下打量着老

人，眼神里满是警惕：“大爷，碰瓷的

套路我见多了，我还要去宏德面试

呢，可别耽误我前程。”说完转身小跑

着进了大楼。

扎着马尾辫的林晓快步走来，她

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脸上带着

干净的笑意。林晓走到老人身边，蹲

下身子，伸出手稳稳托住他的胳膊：

“大爷，我扶您起来。”

她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扶起，又弯

腰用力拔出卡在缝隙里的轮椅轮子，

把老人扶到轮椅上坐好。

“小姑娘，真是太感谢你了。”老

人握着林晓的手，眼里满是感激。

“不客气大爷，您要去哪儿？”林

晓笑着问。

“我去前面那栋应聘大楼找人。”

老人指了指不远处的大楼。

“真巧！我也去那儿面试。”林晓

眼睛一亮，顺手接过轮椅推手，“我送

您过去，正好顺路。”

“可别耽误你面试啊。”老人连

忙说。

“不耽误，时间还早呢。”林晓推

着轮椅慢慢往前走，还关心地问他有

没有哪里不舒服。到了大楼门口，老

人执意让林晓先去面试，林晓叮嘱他

注意安全后，才快步走进电梯。

应聘办公室里，敖曼和青佻看到

林晓进来，两人交换了一个轻蔑的眼

神。面试官是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

他看了看手表，开口道：“最后一位应

聘者到了，面试开始。”

敖曼率先起身，递上简历，语气

带着傲慢：“经理您好，我是名牌大学

本科毕业，主修服装设计，有三年行

业实习经验，参与过多个知名品牌的

设计项目，完全能胜任这个岗位。”

青佻紧接着站起来，扬了扬海外

学历证书：“我是海归硕士，设计作品

多次登上国际秀场，专业能力和国际

视野更具优势。”

经理点了点头，目光转向林晓：

“你呢？”

林晓脸颊微红，递上简历：“经理

您好，我刚高中毕业，没有名牌学历，

但我跟着做裁缝的妈妈学了五年衣

服，熟悉面料特性和裁剪技巧，能独

立完成设计制作。”

“扑哧——”敖曼和青佻忍不住

笑出声，青佻嘲讽道：“高中毕业也

敢来应聘宏德设计师？真是不自

量力。”

人力资源经理推了推眼镜，语气

平淡：“林小姐，我们看重学历背景，

很抱歉，你被淘汰了。”

林晓脸上露出失落，但还是礼貌

地说：“谢谢经理给我面试机会。”

就在这时，办公室门被推开，刚

才的老人身着笔挺西装走进来，声音

铿锵有力：“等一下，儿子，这个决定

太草率了！”

敖曼和青佻顿时愣住了，异口同

声地说：“是你？！”她们万万没想到，

路边的老人竟是公司大人物。

人力资源经理连忙起身：“爸，您

怎么来了？”

原来，老人是宏德创始人兼董事

长陈宏德。他打开手里的黑色包装

袋，拿出一条裤子：“你们都是来应聘

设计师的，说说这条‘光感一号锁温

裤’的核心卖点。”

敖曼和青佻看着裤子，支支吾吾

半天，只说得出“保暖舒适”这样笼统

的答案。林晓走到裤子前仔细查看

后，从容应答：“这条锁温裤解决了传

统保暖裤臃肿不透气的问题，光感面

料能将吸收的红外线转化为热能，轻

薄有弹性，可调节裤腰和收口设计也

很贴心，兼顾实用与美观。”

陈董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看向

经理：“儿子，学历和经验固然重要，

但对产品的敏感度、扎实的专业功

底，还有善良正直的心，才是宏德真

正需要的。我们不要只会纸上谈兵

的高才生，要的是有温度、有担当的

设计者。”

他转向林晓，眼神满是赞赏：“小

姑娘，欢迎加入宏德。”

林晓愣住了，随即露出灿烂的

笑容。敖曼和青佻则面红耳赤，羞

愧地低下了头。她们终于明白，楼

下转角的那场求助，其实就是面试

的开始。在人品与初心的考量中，

她们早就输了。

面试 ■■张泽宏

主办：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海口市文联
审核：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编委会

一

三月的风还带着料峭，阿芸的电话

却像火种，点燃了梨花沉寂的生活。

“今晚老地方，大老板买单，人齐了

给你介绍个发财的机会。”电话那头的

声音裹着火锅的热气，阿芸在塑料大棚

里开麻将馆，指甲上的蔻丹涂得鲜红，

说起钱来像数着麻将牌里的筒子。

包厢里的水晶灯折射出五张熟

悉的脸。美娇还在邮局里上班，她负

责分拣信件，进来时裤腿上还沾着未

干的墨迹，说起话来带着邮票的油墨

味；春梅的药店刚盘下隔壁一间30多
平方米的铺面，眼镜片后透着生意人

特有的精明，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

面，像在计算药材的利润率；香草坐

在主位，宝姿套装衬出她脖颈修长，

手腕上的翡翠镯子泛着柔软温润的

光泽，举手投足间带着商场的杀伐

气。“上个月刚拿了城东的一块地，一

百亩，建个一站式商场。”香草用骨瓷

勺子搅着燕窝羹，声音像羽毛般轻

盈，“姐妹们跟着我，包赚不赔。”她的

手指在空中画了个圈，仿佛那片土地

已是她掌中的玩物。

阿芸第一个举起酒杯：“我投五

十万元！跟着香草姐，喝汤也能捞着

肉！”她的项链是金黄色的，在灯光下

晃得人眼晕眩。春梅推了推眼镜：

“商铺回报率能到多少？签保底协议

吗？”她从包里拿出计算器，屏幕上闪

烁着冰冷的数字。

梨花攥着桌布的指尖一阵阵泛

白。桌布上的花纹是大朵的牡丹，被

她攥得皱成一团。她想起床头柜里的

存折，那是给儿子攒的大学学费，数字

后面总跟着三个零，像三个沉甸甸的

砝码。“我不懂生意，也没多余的钱。”

她的声音有点卡，带着沙沙的杂音。

香草放下勺子，目光温柔却带着穿

透力：“梨花，穷了半辈子还没受够？你

那两套房，就是活本钱啊。”她的手指轻

轻敲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像在

敲打着梨花心里那道脆弱的防线。

二

丈夫王友平的眉头锁了三天。

这个在街道办写了三十年通知的男

人，习惯了用红笔在文件上画圈，却

第一次面对“抵押”两个字时感到眩

晕。他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手

指在银行贷款合同的“违约责任”那

一页颤抖，像触摸着滚烫的烙铁。

“银行的贷款合同比结婚证还

厚，你能看懂吗？”他把合同扔在茶几

上，纸张发出沉重的声响。

梨花坐在沙发上，电视里的新闻

在播放房价走势。主持人的声音甜

腻得像蜂蜜，却掩盖不了数据背后的

冰冷。“香草说商场明年就能开业，租

金按月打给我们。”她掰着手指计算，

“一套房贷六七十万元，利息一分五，

比存银行划算多了。”她的声音带着

一丝兴奋，像个发现新大陆的孩子。

客厅的挂钟敲了十下。王友平终

于叹了口气，从公文包里拿出钢笔。

他的手在颤抖，笔尖在合同上留下一

串不规则的墨迹。“要做就签借款合

同，不是入股。白纸黑字写清楚，每月

利息按时打，本金五年后还。”他的声

音带着疲惫，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银行的客户经理戴着金丝眼镜，

笑容标准得像教科书。他用红印泥按

在贷款合同上，鲜红的印章像个醒目

的警告：“两套房评估价一共一百八十

万元，我们行最多贷七成，一百二十六

万元。”他的声音像机器发出的电子

音，没有一丝温度。梨花在签字时，手

腕忽然莫名地酸软。她想起婆婆临终

前攥着她的手说，“房子是根，不能

动。”那声音像根细针，轻轻刺了她一

下，却被她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三

四月的第一个周末，香草带着姐

妹们去工地奠基。梨花站在尘土飞

扬的空地上，看着挖掘机铲起第一铲

土，心里的不安像野草般疯长。黄土

里混杂着石块，被挖掘机高高举起，

又重重落下，像她那颗悬着的心。

“那边规划的是停车场。”香草指

着远处的脚手架，“以后这里就是城东

的商业中心，你们就等着收租金吧。”

她的声音被风刮得支离破碎，像风中

的残叶。

银行的短信在每月十五日准时到

来。起初是七千五百元的利息提醒，

后来变成了逾期催收。短信里的文字

像一条条毒蛇，缠绕着梨花的心。

“香草姐，这个月的利息怎么还

没打？”梨花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

声音带着哭腔。电话那头传来嘈杂

的背景音，香草的声音带着疲惫：“最

近资金周转有点紧，等商铺预售款到

了就给你们。”她的声音像蒙着一层

纱，模糊不清。

六月的暴雨下了整整三天。梨

花在阳台收衣服时，看见小区门口停

着辆陌生的黑色轿车。两个穿西装

的男人走进单元楼，手里拿着文件

袋，眼神像扫描仪般扫过楼道里的每

家每户，让人不寒而栗。

当天晚上，王友平拿着一张法院

传票回来，脸色比窗外的夜色还沉。

“香草的公司被起诉了，她把商场的

土地抵押给了小额贷款公司。”他把

传票放在桌上，纸张发出沉重的声

响，像一块巨石压在梨花的心上。

“我们的房子呢？”梨花的声音带

着颤抖。王友平没有说话，只是把传

票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的字迹像一

把把刀子，刺向梨花的眼睛：“涉案资

产将被依法查封、拍卖。”

四

银行的人来查封房子那天，梨花

正在厨房煮面条。当冰冷的封条贴

在防盗门上时，面条从她手里滑出

来，掉落到锅里，在沸水里打着旋，像

一团解不开的乱麻。

香草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了。阿芸

在麻将馆里摔了茶杯，茶杯碎成了三

块，声音像她那颗破碎的心；春梅坐在

药店的柜台后，一遍遍地拨打律师的

电话，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却再也

敲不出往日的从容；美娇抱着刚收到

的退休金，坐在邮局的长椅上哭了一

下午，眼泪打湿了手中的信件。

王友平在阳台抽烟，烟雾一圈圈

地裹着他的背影。“从一开始就是个

局。”他的声音像砂纸摩擦着粗糙的墙

面，“她根本没想过还我们钱。”梨花走

到镜子前，看见鬓角的白发像针尖般扎

眼。她想起那个包厢里的水晶灯，想起

香草手腕上的翡翠镯子，想起自己在

贷款合同上签下名时，心里那点可怜

的渴望。那些画面像电影般在她脑海

里回放，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可怕。

小区门口的梧桐叶落了一地。

梨花蹲在地上，想捡起那些叶子，却

怎么也握不住。风卷着落叶打在她

脸上，像无数只冰冷的手，将她拽进

一个名叫“贪婪”的局里。而她，是最

心甘情愿的入局者。

酒杯里的魅影酒杯里的魅影 ■■吴慎劭

太阳升，闹钟响，翊昭睁眼，翻身下床，

启动车床打磨铁锤，抄起铁锤敲打电机，电

机发电修理AI助手，指挥AI助手操作高脚

机器人。高脚机器人晃晃荡荡走出院外，给

稍显锈色的铁牌坊挂上招牌——翊昭卫星

工坊。翊昭爽朗一笑，跳回床上发呆。床顶

天花板上，贴着新设计的卫星草图，构图精

致，风格大胆。

三天前，翊昭接到人生中的第一张订

单，研发一批“栽椰低空卫星”。客户需求十

分简单，卫星携带椰苗上天，太空吸收阳光

生长，围绕地球飞行一圈，定点抛下直插入

地，动态洒水监测长势。收到订金后，翊昭

拍打胸脯，保证按时交单。姐姐郡忻听闻，

满脸愁容。

“得亏咱们国家航天工业发达，国产具身

机器人蓬勃发展，让大多数个体户能在自家院

子里生产卫星。”郡忻拉着机械狗，清理工坊里

的杂物，“但你也不能拍拍屁股，说干就干呀！

把退伍费全都砸里头，万一亏了咋办？”

测试间内，翊昭手中焊枪闪烁，卫星原

型机渐渐成型。他隔着玻璃喊道：“姐！你

忘了老爸为啥给我取这名不？”

郡忻抿嘴，“记得。翊昭。立羽追日的

意思。”

“那就得了。”翊昭放下焊枪，傻傻一笑，

“我的梦想就是研发出微型太阳卫星，为阋

神星的居民们送去光明。”

“知道啦！阋神星是你当兵时的驻地。”

郡忻抱一坨脏衣服塞进洗衣舱内。

“完成这笔订单是第一步。”翊昭走出测

试间，擦干额头汗水，挥挥手安排AI助手继

续加工原型机。他双手搭上郡忻的肩膀，

“下一步，用这套专利投稿，参加文昌市航天

工业创业大赛，争取拿奖。”

郡忻叹一口气，“努力就好！多等一等，

梦想没准就实现了。”

这时，邮件提醒响起，翊昭打开投影，看了

一眼，喜上眉梢，“好消息！客户对我设计的草

图很满意。打算注入资金，除了支持我参加创

业大赛，还打算资助我研发微型太阳卫星。”

郡忻瞪大眼睛，“有那么好的事？”

“当然，客户也提了不少新要求，设计思

路恐怕得大改。”翊昭将邮件递给郡忻。

郡忻仔细一瞧，惊呼道：“那么多钱？”

翊昭俏皮一笑，点了点头，再度进入了

测试间……

一段时间，翊昭全身心地投入到“栽椰

低空卫星”研发工作中。

根据客户的新要求，翊昭扩大卫星容量，

重置投放轨道，升级遥感功能，省吃俭用，大

部分资金用于技术研发。他改造总控大厅，

修缮柔性脉动式生产线，还在院子里搭了一

个小型发射架，将一整棵椰子树装入卫星，实

投实测。从早到晚，工坊内外，一群群小型飞

行机器人进进出出，火光和灯光昼夜不熄。

随着研发深入，客户提出的要求越来越

多，送来的配件堆成小山，印刷的图纸叠成

小楼。卫星原型机的功能愈发完善，翊昭愈

发疑惑和不安。仔细检查反复修改的卫星

设计图，一股迷茫的情绪涌上心头。

临近交单的日子，翊昭关停了所有的开

发设备，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

设计图，久久不语。

咚！咚！咚！郡忻敲门进屋，坐在床

边，一巴掌拍在翊昭的腿上，“咋的了？是不

是放弃梦想了？”

翊昭头也不回，叹了一口气，“忽然感觉

梦想好扯，追梦好累。”

郡忻环顾工坊四周，仔细打量停摆的研发

设备，笃定年轻的翊昭一门心思搞创新，陷入

了“倦怠期”。郡忻微微一笑，“梦想本来就很

扯，所以我们要坚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翊昭扭头，看一眼郡忻，“那我应该坚守

什么初心？”

郡忻听后一愣，嘟嘴想了想，缓缓道：

“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干航天工业，就是为

社会造福，而不是为牟利造孽。”

“明白了！”翊昭眼睛一亮，轻点手指，指挥

AI助手把床抬近天花板。他一把将设计图扯

下来，撕了个粉碎。郡忻看得目瞪口呆……

几天后，翊昭开始清理工坊内的卫星配

件。他拆毁总控大厅，推倒小型发射架，操

作高脚机器人把所有的软硬件通通装入回

收仓，并毫不犹豫地按下了销毁键。一时间

院子内电光四射，剧烈的撕裂声震耳欲聋。

郡忻赶来，大呼不好，急忙拦住翊昭，“你

可投入大把钱了呢？怎么说不干就不干呢？”

翊昭扑哧一笑，慢慢解释。原来客户下

单的目的并不是造什么“栽椰低空卫星”，而

是偷梁换柱，忽悠翊昭制作投放导弹的卫星

武器。翊昭发觉后，在梦想和道德之间犹豫

了许久，直到郡忻鼓励他不忘初心，他才将

情况上报了有关部门。

“那下一步可怎么办呀？”郡忻愁眉苦脸。

翊昭爽朗一笑，“多等一等，梦想没准就

实现了呢？”

屋内弹出邮件提醒的声音，一笔新的订

单到了。

造星 ■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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